
第八十五回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话说那国王早朝， 文武多官俱执表章启奏道：“主公， 望赦臣等
失仪之罪。” 国王道：“众卿礼貌如常， 有何失仪？” 众卿道：“主公
啊， 不知何故， 臣等一夜把头发都没了！” 国王执了这没头发之表，
下龙床对群臣道：“果然不知何故。 朕宫中大小人等， 一夜也尽没了
头发。” 君臣们都各汪汪滴泪道：“从此后， 再不敢杀戮和尚也。”

王复上龙位， 众官各立本班。 王又道：“有事出班来奏， 无事卷
帘散朝。” 只见那武班中闪出巡城总兵官， 文班中走出东城兵马使，
当阶叩头道：“臣蒙圣旨巡城， 夜来获得贼赃一柜， 白马一匹。 微臣
不敢擅专， 请旨定夺。” 国王大喜道：“连柜取来。”

二臣即退至本衙， 点起齐整军士， 将柜抬出。 三藏在内， 魂不
附体道：“徒弟们， 这一到国王前， 如何理说？” 行者笑道：“莫嚷！
我已打点停当了。 开柜时， 他就拜我们为师哩。 只教八戒不要争竞
长短。” 八戒道：“但只免杀， 就是无量之福， 还敢争竞哩！” 说不
了， 抬至朝外， 入五凤楼， 放在丹墀之下。

二臣请国王开看， 国王即命打开。 方揭了盖， 猪八戒就忍不住
往外一跳， 唬得那多官胆战， 口不能言。 又见孙行者搀出唐僧， 沙
和尚搬出行李。 八戒见总兵官牵着马， 走上前， 咄的一声道：“马是
我的， 拿过来！”吓得那官儿翻跟头， 跌倒在地。 四众俱立在阶中。
那国王看见是四个和尚， 忙下龙床， 宣召三宫妃后， 下金銮宝殿，
同群臣拜问道：“长老何来？” 三藏道：“是东土大唐驾下差往西方天
竺国大雷音寺拜活佛取真经的。” 国王道：“老师远来， 为何在这柜
里安歇？” 三藏道：“贫僧知陛下有愿心杀和尚， 不敢明投上国， 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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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人， 夜至宝方饭店里借宿。 因怕人识破原身， 故此在柜中安歇。
不幸被贼偷出， 被总兵捉获抬来。 今得见陛下龙颜， 所谓拨云见日。
望陛下赦放贫僧， 海深恩便也！” 国王道：“老师是天朝上国高僧，
朕失迎迓。 朕常年有愿杀僧者， 曾因僧谤了朕， 朕许天愿， 要杀一
万和尚做圆满。 不期今夜归依， 教朕等为僧。 如今君臣后妃， 发都
剃落了， 望老师勿吝高贤， 愿为门下。” 八戒听言， 呵呵大笑道：
“既要拜为门徒， 有何贽见之礼？” 国王道：“师若肯从， 愿将国中财
宝献上。” 行者道：“莫说财宝， 我和尚是有道之僧。 你只把关文倒
换了， 送我们出城， 保你皇图永固， 福寿长臻。” 那国王听说， 即着
光禄寺大排筵宴。 君臣合同， 拜归于一。 即时倒换关文， 求三藏改
换国号。 行者道：“陛下‘法国’之名甚好， 但只‘灭’字不通； 自
经我过， 可改号‘钦法国’， 管教你海晏河清千代胜， 风调雨顺万方
安。” 国王谢了恩。 摆整朝銮驾， 送唐僧四众出城西去。 君臣们秉善
归真不题。

却说长老辞别了钦法国王， 在马上欣然道：“悟空， 此一法甚
善， 大有功也。”沙僧道：“哥啊， 是那里寻这许多整容匠， 连夜剃这
许多头？” 行者把那施变化弄神通的事说了一遍。 师徒们都笑不合口。

正欢喜处， 忽见一座高山阻路。 唐僧勒马道：“徒弟们， 你看这
面前山势崔巍， 切须仔细！” 行者笑道：“放心！ 放心！ 保你无事！”
三藏道：“休言无事； 我见那山峰挺立， 远远的有些凶气， 暴云飞
出， 渐觉惊煌， 满身麻木， 神思不安。” 行者笑道：“你把乌巢禅师
的《多心经》 早已忘了。” 三藏道：“我记得。” 行者道：“你虽记得，
还有四句颂子， 你却忘了哩。” 三藏道：“那四句？” 行者道：

“佛在灵山莫远求， 灵山只在汝心头。
人人有个灵山塔， 好向灵山塔下修。”

三藏道：“徒弟， 我岂不知？ 若依此四句， 千经万典， 也只是修
心。” 行者道：“不消说了。 心净孤明独照， 心存万境皆清。 差错些
儿成惰懈， 千年万载不成功。 但要一片志诚， 雷音只在眼下。 似你
这般恐惧惊惶， 神思不安， 大道远矣， 雷音亦远矣。 且莫胡疑， 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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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 那长老闻言， 心神顿爽， 万虑皆休。
四众一同前进。 不几步， 到于山上。 举目看时：

那山真好山， 细看色班班。 顶上云飘荡， 崖前树影寒。
飞禽淅沥， 走兽凶顽。 林内松千干， 峦头竹几竿。 吼叫是
苍狼夺食， 咆哮是饿虎争餐。 野猿长啸寻鲜果， 麋鹿攀花
上翠岚。 风洒洒， 水潺潺， 时闻幽鸟语间关。 几处藤萝牵
又扯， 满溪瑶草杂香兰。 磷磷怪石， 削削峰岩。 狐狢成群
走， 猴猿作队顽。 行客正愁多险峻， 奈何古道又湾还！

师徒们怯怯惊惊， 正行之时， 只听得呼呼一阵风起。 三藏害怕
道：“风起了！” 行者道：“春有和风， 夏有熏风， 秋有金风， 冬有朔
风： 四时皆有风。 风起怕怎的？” 三藏道：“这风来得甚急， 决然不
是天风。” 行者道：“自古来， 风从地起， 云自山出。 怎么得个天
风？” 说不了， 又见一阵雾起。 那雾真个是：

漠漠连天暗， 蒙蒙匝地昏。
日色全无影， 鸟声无处闻。
宛然如混沌， 仿佛似飞尘。
不见山头树， 那逢采药人。

三藏一发心惊道：“悟空， 风还未定， 如何又这般雾起？” 行者
道：“且莫忙。 请师父下马， 你兄弟二个在此保守， 等我去看看是何
吉凶。”

好大圣， 把腰一躬， 就到半空。 用手搭在眉上， 圆睁火眼， 向
下观之， 果见那悬岩边坐着一个妖精。 你看他怎生模样：

炳炳文斑多采艳， 昂昂雄势甚抖擞。
坚牙出口如钢钻， 利爪藏蹄似玉钩。
金眼圆睛禽兽怕， 银须倒竖鬼神愁。
张狂哮吼施威猛， 嗳雾喷风运智谋。

又见逼左右手下有三四十个小妖摆列， 他在那里逼法的喷风嗳

第八十五回

859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雾。 行者暗笑道：“我师父也有些儿先兆。 他说不是天风， 果然不是，
却是个妖精在这里弄喧儿哩。 若老孙使铁棒往下就打， 这叫做‘捣蒜
打’， 打便打死了， 只是坏了老孙的名头。”那行者一生豪杰， 再不晓
得暗算计人。 他道：“我且回去， 照顾猪八戒照顾， 教他来先与这妖
精见一仗。 若是八戒有本事， 打倒这妖， 算他一功； 若无手段， 被这
妖拿去， 等我再去救他， 才好出名。 他想道，“八戒有些躲懒， 不肯
出头， 却只是有些口紧， 好吃东西。 等我哄他一哄， 看他怎么说。”

即时落下云头， 到三藏前。 三藏问道：“悟空， 风雾处吉凶何
如？” 行者道：“这会子明净了， 没甚风雾。” 三藏道：“正是， 觉到
退下些去了。” 行者笑道：“师父， 我常时间还看得好， 这番却看错
了。 我只说风雾之中恐有妖怪， 原来不是。” 三藏道：“是甚么？” 行
者道：“前面不远， 乃是一庄村。 村上人家好善， 蒸的白米干饭， 白
面馍馍斋僧哩。 这些雾， 想是那些人家蒸笼之气， 也是积善之应。”
八戒听说， 认了真实。 扯过行者， 悄悄的道：“哥哥， 你先吃了他的
斋来的？” 行者道：“吃不多儿， 因那菜蔬太咸了些， 不喜多吃。” 八
戒道：“啐！ 凭他怎么咸， 我也尽肚吃他一饱！ 十分作渴， 便回来吃
水。” 行者道：“你要吃么？” 八戒道：“正是， 我肚里有些饥了， 先
要去吃些儿， 不知如何？” 行者道：“兄弟莫题， 古书云：‘父在， 子
不得自专。’ 师父又在此， 谁敢先去？” 八戒笑道：“你若不言语， 我
就去了。” 行者道：“我不言语， 看你怎么得去。”

那呆子吃嘴的见识偏有， 走上前， 唱个大喏道：“师父， 适才师
兄说， 前村里有人家斋僧。 你看这马， 有些要打搅人家， 便要草要
料， 却不费事？ 幸如今风雾明净， 你们且略坐坐， 等我去寻些嫩草
儿， 先喂喂马， 然后再往那家子化斋去罢。” 唐僧欢喜道：“好啊！
你今日却怎肯这等勤谨？ 快去快来。”

那呆子暗暗笑着便走。 行者赶上扯住道：“兄弟， 他那里斋僧，
只斋俊的， 不斋丑的。” 八戒道：“这等说， 又要变化是。” 行者道：
“正是。 你变变儿去。” 好呆子， 他也有三十六般变化， 走到山凹里，
捻着诀， 念动咒语， 摇身一变， 变做个矮瘦和尚。 手里敲个木鱼，
口里哼阿哼的， 又不会念经， 只哼的是“上大人……”。

心猿妒木母 魔主计吞禅

860



却说那怪物收风敛雾， 号令群妖， 在于大路口上摆开一个圈子
阵， 专等行客。 这呆子晦气， 不多时， 撞到当中， 被群妖围住， 这
个扯住衣服， 那个扯着丝绦， 推推拥拥， 一齐下手。 八戒道：“不要
扯， 等我一家家吃将来。” 群妖道：“和尚， 你要吃甚的？” 八戒道：
“你们这里斋僧， 我来吃斋的。” 群妖道：“你想这里斋僧， 不知我这
里专要吃僧。 我们都是山中得道的妖仙， 专要把你们和尚拿到家里，
上蒸笼蒸熟吃哩。 你倒还想来吃斋！” 八戒闻言， 心中害怕； 才报怨
行者道：“这个弼马温， 其实惫懒！ 他哄我说是这村里斋僧， 这里那
得村庄人家， 那里斋甚么僧， 却原来是些妖精！” 那呆子被他扯急
了， 即便现出原身， 腰间掣钉钯， 一顿乱筑， 筑退那些小妖。

小妖急跑去报与老怪道：“大王， 祸事了！” 老修道：“有甚祸
事？” 小妖道：“山前来了一个和尚， 且是生得干净。 我说拿家来蒸
他吃， 若吃不了， 留些儿防天阴， 不想他会变化。” 老妖道：“变化
甚的模样？” 小妖道：“那里成个人相！ 长嘴大耳朵， 背后又有鬃。
双手轮一根钉钯， 没头没脸的乱筑， 唬得我们跑回来报大王也。” 老
怪道：“莫怕， 等我去看。” 轮着一条铁杵， 走近前看时， 见呆子果
然丑恶。 他生得：

碓嘴初长三尺零， 獠牙觜出赛银钉。
一双圆眼光如电， 两耳扇风唿唿声。
脑后鬃长排铁箭， 浑身皮糙癞还青。
手中使件蹊跷物， 九齿钉钯个个惊。

妖精硬着胆喝道：“你是那里来的？ 叫甚名字？ 快早说来， 饶你
性命！” 八戒笑道：“我的儿， 你是也不认得你猪祖宗哩！ 上前来，
说与你听：

巨口獠牙神力大， 玉皇升我天蓬帅。
掌管天河八万兵， 天宫快乐多自在。
只因酒醉戏宫娥， 那时就把英雄卖。
一嘴拱倒斗牛宫， 吃了王母灵芝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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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皇亲打二千锤， 把吾贬下三天界。
教吾立志养元神， 下方却又为妖怪。
正在高庄喜结亲， 命低撞着孙兄到。
金箍棒下受他降， 低头才把沙门拜。
背马挑包做夯工， 前生少了唐僧债。
铁脚天蓬本姓猪， 法名改作猪八戒。”

那妖精闻言， 喝道：“你原来是唐僧的徒弟。 我一向闻得唐僧的
肉好吃， 正要拿你哩。 你却撞得来， 我肯饶你？ 不要走， 看杵！” 八
戒道：“孽畜！ 你原来是个染博士出身！” 妖精道：“我怎么是染博
士？” 八戒道：“不是染博士， 怎么会使棒槌？” 那怪那容分说， 近前
乱打。 他两个在山凹里， 这一场好杀：

九齿钉钯， 一条铁棒。 钯丢解数滚狂风， 杵运机谋飞
骤雨。 一个是无名恶怪阻山程， 一个是有罪天蓬扶性主。
性正何愁怪与魔， 山高不得金生土。 那个杵架犹如蟒出潭，
这个钯来却似龙离浦。 喊声叱咤振山川， 吆喝雄威惊地府。
两个英雄各逞能， 舍身却把神通赌。

八戒长起威风， 与妖精厮斗， 那怪喝令小妖把八戒一齐围住不题。
却说行者在唐僧背后， 忽失声冷笑。 沙僧道：“哥哥冷笑， 何

也？” 行者道：“猪八戒真个呆呀！ 听见说斋僧， 就被我哄去了。 这
早晚还不见回来： 若是一顿钯打退妖精， 你看他得胜而回， 争嚷功
果； 若战他不过， 被他拿去， 却是我的晦气， 背前面后， 不知骂了
多少弼马温哩！ 悟净， 你休言语， 等我去看看。”

好大圣， 他也不使长老知道， 悄悄的脑后拔了一根毫毛， 吹口
仙气， 叫：“变！” 即变做本身模样， 陪着沙僧， 随着长老。 他的真
身出个神， 跳在空中观看， 但见那呆子被怪围绕， 钉钯势乱， 渐渐
的难敌。

行者忍不住， 按落云头， 厉声高叫道：“八戒不要忙， 老孙来
了！” 那呆子听得是行者声音， 仗着势， 愈长威风， 一顿钯， 向前乱
筑。 那妖精抵敌不住， 道：“这和尚先前不济， 这会子怎么又发起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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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 八戒道：“我的儿， 不可欺负我！ 我家里人来也！” 一发向前，
没头没脸筑去。 那妖精委架不住， 领群妖败阵去了。 行者见妖精败
去， 他就不曾近前， 拨转云头， 径回本处， 把毫毛一抖， 收上身来。
长老的肉眼凡胎， 那里认得。

不一时， 呆子得胜， 也自转来， 累得那粘涎鼻涕， 白沫生生，
气嘑嘑的， 走将来， 叫声“师父！” 长老见了， 惊讶道：“八戒， 你
去打马草的， 怎么这般狼狈回来？ 想是山上人家有人看护， 不容你
打草么？” 呆子放下钯， 捶胸跌脚道：“师父， 莫要问， 说起来就活
活羞杀人！” 长老道：“为甚么羞来？” 八戒道：“师兄捉弄我！ 他先
头说风雾里不是妖精， 没甚凶兆， 是一庄村人家好善， 蒸白米干饭、
白面馍馍斋僧的， 我就当真， 想着肚里饥了， 先去吃些儿， 假倚打
草为名； 岂知若干妖怪， 把我围了， 苦战了这一会， 若不是师兄的
哭丧棒相助， 我也莫想得脱罗网回来也！” 行者在旁笑道：“这呆子
胡说！ 你若做了贼， 就攀上一牢人。 是我在这里看着师父， 何曾侧
离？” 长老道：“是啊， 悟空不曾离我。” 那呆子跳着嚷道：“师父！
你不晓得！ 他有替身！” 长老道：“悟空， 端的可有怪么？” 行者瞒不
过， 躬身笑道：“是有个把小妖儿， 他不敢惹我们。 八戒， 你过来，
一发照顾你照顾。 我们既保师父， 走过险峻山路， 就似行军的一
般。” 八戒道：“行军便怎的？” 行者道：“你做个开路将军， 在前剖
路。 那妖精不来便罢， 若来时， 你与他赌斗。 打倒妖精， 算你的功
果。” 八戒量着那妖精手段与他差不多， 却说：“我就死在他手内也
罢， 等我先走！” 行者笑道：“这呆子先说晦气话， 怎么得长进！” 八
戒道：“哥啊， 你知道‘公子登筵， 不醉即饱； 壮士临阵， 不死带
伤’？ 先说句错话儿， 后便有威风。” 行者欢喜， 即忙背了马， 请师
父骑上， 沙僧挑着行李， 相随八戒， 一路入山不题。

却说那妖精帅几个败残的小妖， 径回本洞， 高坐在那石崖上，
默默无言。 洞中还有许多看家的小妖， 都上前问道：“大王常时出
去， 喜喜欢欢回来， 今日如何烦恼？” 老妖道：“小的们， 我往常出
洞巡山， 不管那里的人与兽， 定捞几个来家， 养赡汝等； 今日造化
低， 撞见一个对头。” 小妖问：“是那个对头？” 老妖道：“是一个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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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 乃东土唐僧取经的徒弟， 名唤猪八戒。 我被他一顿钉钯， 把我
筑得败下阵来。 好恼啊！ 我这一向， 常闻得人说， 唐僧乃十世修行
的罗汉， 有人吃他一块肉， 可以延寿长生。 不期他今日到我山里，
正好拿住他蒸吃， 不知他手下有这等徒弟。”

说不了， 班部丛中闪上一个小妖， 对老妖哽哽咽咽哭了三声，
又嘻嘻哈哈的笑了三声。 老妖喝道：“你又哭又笑， 何也？” 小妖跪
下道：“大王才说要吃唐僧， 唐僧的肉不中吃。” 老妖道：“人都说吃
他一块肉可以长生不老， 与天同寿， 怎么说他不中吃？” 小妖道：
“若是中吃， 也到不得这里， 别处妖精， 也都吃了。 他手下有三个徒
弟哩。” 老妖道：“你知是那三个？” 小妖道：“他大徒弟是孙行者，
三徒弟是沙和尚。 这个是他二徒弟猪八戒。” 老妖道：“沙和尚比猪
八戒如何？” 小妖道：“也差不多儿。” “那个孙行者比他如何？” 小
妖吐舌道：“不敢说！ 那孙行者神通广大， 变化多端！ 他五百年前曾
大闹天宫， 上方二十八宿、 九曜星官、 十二元辰、 五卿四相、 东西
星斗、 南北二神、 五岳四渎、 普天神将， 也不曾惹得他过， 你怎敢
要吃唐僧？” 老妖道：“你怎么晓得他这等详细？” 小妖道：“我当初
在狮驼岭狮驼洞与那大王居住， 那大王不知好歹， 要吃唐僧， 被孙
行者使一条金箍棒， 打进门来， 可怜就打得犯了骨牌名， 都‘断么
绝六’； 还亏我有些见识， 从后门走了， 来到此处， 蒙大王收留。 故
此知他手段。” 老妖听言， 大惊失色， 这正是“大将军怕谶语”。 他
闻得自家人这等说， 安得不惊。

正都在悚惧之际， 又一个小妖上前道：“大王莫恼， 莫怕。 常言
道：‘事从缓来。’ 若是要吃唐僧， 等我定个计策拿他。” 老妖道：
“你有何计？” 小妖道：“我有个‘分瓣梅花计。’” 老妖道：“怎么叫
做‘分瓣梅花计？’” 小妖道：“如今把洞中大小群妖， 点将起来， 千
中选百， 百中选十， 十中只选三个， 须是有能干， 会变化的， 都变
做大王的模样， 顶大王之盔， 贯大王之甲， 执大王之杵， 三处埋伏。
先着一个战猪八戒， 再着一个战孙行者， 再着一个战沙和尚： 舍着
三个小妖， 调开他弟兄三个， 大王却在半空伸下拿云手去捉这唐僧，
就如‘探囊取物’， 就如‘鱼水盆内捻苍蝇’， 有何难哉！” 老妖闻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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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 满心欢喜道：“此计绝妙， 绝妙！ 这一去， 拿不得唐僧便罢； 若
是拿了唐僧， 决不轻你， 就封你做个前部先锋。” 小妖叩头谢恩， 叫
点妖怪。 即将洞中大小妖精点起， 果然选出三个有能的小妖， 俱变
做老妖， 各执铁杵， 埋伏等待唐僧不题。

却说这唐长老无虑无忧， 相随八戒上大路， 行够多时， 只见那
路旁边扑禄的一声响喨， 跳出一个小妖， 奔向前边， 要捉长老。 孙
行者叫道：“八戒！ 妖精来了， 何不动手？” 那呆子不认真假， 掣钉
钯赶上乱筑。 那妖精使铁杵急架相迎。 他两个一往一来的， 在山坡
下正然赌斗， 又见那草科里响一声， 又跳出个怪来， 就奔唐僧。 行
者道：“师父！ 不好了！ 八戒的眼拙， 放那妖精来拿你了， 等老孙打
他去！” 急掣棒迎上前喝道：“那里去！ 看棒！” 那妖精更不打话， 举
杵来迎。 他两个在草坡下一撞一冲， 正相持处， 又听得山背后呼的
风响， 又跳出个妖精来， 径奔唐僧。 沙僧见了， 大惊道：“师父！ 大
哥与二哥的眼都花了， 把妖精放将来拿你了！ 你坐在马上， 等老沙
拿他去！” 这和尚也不分好歹， 即掣杖， 对面挡住那妖精铁杵， 恨苦
相持。 吆吆喝喝， 乱嚷乱斗， 渐渐的调远。 那老怪在半空中， 见唐
僧独坐马上， 伸下五爪钢钩， 把唐僧一把挝住。 那师父丢了马， 脱
了镫， 被妖精一阵风径摄去了。 可怜！ 这正是：

“禅性遭魔难正果， 江流又遇苦灾星！”

老妖按下风头， 把唐僧拿到洞里， 叫：“先锋！”那定计的小妖
上前跪倒， 口中道：“不敢， 不敢！”老妖道：“何出此言？ 大将军一
言既出， 如白染皂。 当时说拿不得唐僧便罢， 拿了唐僧， 封你为前
部先锋。 今日你果妙计成功， 岂可失信于你？ 你可把唐僧拿来， 着
小的们挑水刷锅， 搬柴烧火， 把他蒸一蒸， 我和你都吃他一块肉，
以图延寿长生也。

先锋道：“大王， 且不可吃。”老怪道：“既拿来， 怎么不可吃？”
先锋道：“大王吃了他不打紧， 猪八戒也做得人情， 沙和尚也做得人
情， 但恐孙行者那主子刮毒。 他若晓得是我们吃了， 他也不来和我
们厮打， 他只把那金箍棒往山腰里一搠， 搠个窟窿， 连山都掬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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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安身之处也无之矣！” 老怪道：“先锋， 凭你有何高见？” 先锋
道：“依着我， 把唐僧送在后园， 绑在树上， 两三日不要与他饭吃，
一则图他里面干净； 二则等他三人不来门前寻找， 打听得他们回去
了， 我们却把他拿出来， 自自在在的受用， 却不是好？” 老怪笑道：
“正是， 正是！ 先锋说得有理！”

一声号令， 把唐僧拿入后园， 一条绳绑在树上。 众小妖都去前
面去听候。 你看那长老苦捱着绳缠索绑， 紧缚牢拴， 止不住腮边流
泪， 叫道：“徒弟呀！ 你们在那山中擒怪， 甚路里赶妖？ 我被泼魔捉
来， 此处受灾， 何日相会？ 痛杀我也！”

正自两泪交流， 只见对面树上有人叫道：“长老， 你也进来了！”
长老正了性道：“你是何人？” 那人道：“我是本山中的樵子； 被那山
主前日拿来， 绑在此间， 今已三日， 算计要吃我哩。” 长老滴泪道：
“樵夫啊， 你死只是一身， 无甚挂碍， 我却死得不甚干净。” 樵子道：
“长老， 你是个出家人， 上无父母， 下无妻子， 死便死了， 有甚么不
干净？”长老道：“我本是东土往西天取经去的， 奉唐朝太宗皇帝御旨
拜活佛， 取真经， 要超度那幽冥无主的孤魂。 今若丧了性命， 可不盼
杀那君王， 孤负那臣子？ 那枉死城中， 无限的冤魂， 却不大失所望，
永世不得超生； 一场功果， 尽化作风尘， 这却怎么得干净也？” 樵子
闻言， 眼中堕泪道：“长老， 你死也只如此， 我死又更伤情。 我自幼
失父， 与母鳏居， 更无家业， 止靠着打柴为生。 老母今年八十三岁，
只我一人奉养。 倘若身丧， 谁与他埋尸送老？ 苦哉， 苦哉！ 痛杀我
也！”长老闻言， 放声大哭道：“可怜， 可怜！ 山人尚有思亲意， 空教
贫僧会念经！ 事君事亲， 皆同一理。 你为亲恩， 我为君恩。” 正是那：

流泪眼观流泪眼， 断肠人送断肠人。

且不言三藏身遭困苦。 却说孙行者在草坡下战退小妖， 急回来
路旁边， 不见了师父， 止存白马、 行囊。 慌得他牵马挑担， 向山头
找寻。 咦！ 正是那：

有难的江流专遇难， 降魔的大圣亦遭魔。

毕竟不知寻找师父下落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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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十六回

木母助威征怪物 金公施法灭妖邪

话说孙大圣牵着马， 挑着担， 满山头寻叫师父， 忽见猪八戒气
嘑嘑的跑将来道：“哥哥， 你喊怎的？” 行者道：“师父不见了， 你可
曾看见？” 八戒道：“我原来只跟唐僧做和尚的， 你又捉弄我， 教做
甚么将军！ 我舍着命， 与那妖精战了一会， 得命回来。 师父是你与
沙僧看着的， 反来问我？” 行者道：“兄弟， 我不怪你。 你不知怎么
眼花了， 把妖精放回来拿师父。 我去打那妖精， 教沙和尚看着师父
的， 如今连沙和尚也不见了。” 八戒笑道：“想是沙和尚带师父那里
出恭去了。” 说不了， 只见沙僧来到。 行者问道：“沙僧， 师父那里
去了？” 沙僧道：“你两个眼都昏了， 把妖精放将来拿师父， 老沙去
打那妖精的， 师父自家在马上坐来。” 行者气得暴跳道：“中他计了！
中他计了！” 沙僧道：“中他甚么计？” 行者道：“这是‘分瓣梅花
计’， 把我弟兄们调开， 他劈心里捞了师父去了。 天， 天， 天！ 却怎
么好！” 止不住腮边泪滴。 八戒道：“不要哭， 一哭就脓包了。 横竖
不远， 只在这座山上， 我们寻去来。”

三人没计奈何， 只得上山找寻。 行了有二十里远近， 只见那悬
崖之下， 有一座洞府：

削峰掩映， 怪石嵯峨。 奇花瑶草馨香， 红杏碧桃艳丽。
崖前古树， 霜皮溜雨四十围； 门外苍松， 黛色参天二千尺。
双双野鹤， 常来洞口舞清风； 对对山禽， 每向枝头啼白昼。
簇簇黄藤如挂索， 行行烟柳似垂金。 方塘积水， 深穴依山：
方塘积水， 隐穷鳞未变的蛟龙； 深穴依山， 住多年吃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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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怪。 果然不亚神仙境， 真是藏风聚气巢。

行者见了， 两三步， 跳到门前看处， 那石门紧闭， 门上横安着
一块石版， 石版上有八个大字， 乃“隐雾山折岳连环洞”。 行者道：
“八戒， 动手啊！ 此间乃妖精住处， 师父必在他家也。” 那呆子仗势
行凶， 举钉钯尽力筑将去， 把他那石头门筑了一个大窟窿， 叫道：
“妖怪！ 快送出我师父来， 免得钉钯筑倒门， 一家子都是了帐！” 守
门的小妖， 急急跑入报道：“大王， 闯出祸来了！” 老怪道：“有甚
祸？” 小妖道：“门前有人把门打破， 嚷道要师父哩！” 老怪大惊道：
“不知是那个寻将来也？” 先锋道：“莫怕！ 等我出去看看。”

那小妖奔至前门， 从那打破的窟窿处， 歪着头， 往外张， 见是
个长嘴大耳朵， 即回头高叫：“大王莫怕他！ 这个是猪八戒， 没甚本
事， 不敢无理。 他若无理， 开了门， 拿他进来凑蒸。 怕便只怕那毛
脸雷公嘴的和尚。” 八戒在外边听见道：“哥啊， 他不怕我， 只怕你
哩。 师父定在他家了。 你快上前。” 行者骂道：“泼孽畜！ 你孙外公
在这里！ 送我师父出来， 饶你命罢！” 先锋道：“大王， 不好了！ 孙
行者也寻将来了！” 老怪报怨道：“都是你定的甚么‘分瓣分瓣’， 却
惹得祸事临门！ 怎生结果？” 先锋道：“大王放心， 且休埋怨。 我记
得孙行者是个宽洪海量的猴头， 虽则他神通广大， 却好奉承。 我们
拿个假人头出去哄他一哄， 奉承他几句， 只说他师父是我们吃了。
若还哄得他去了， 唐僧还是我们受用； 哄不过再作理会。” 老怪道：
“那里得个假人头？” 先锋道：“等我做一个儿看。”

好妖怪， 将一把衠钢刀斧， 把柳树根砍做个人头模样， 喷上些
人血， 糊糊涂涂的， 着一个小怪， 使漆盘儿拿至门下， 叫道：“大圣
爷爷， 息怒容禀。” 孙行者果好奉承， 听见叫声大圣爷爷， 便就止住
八戒：“且莫动手， 看他有甚话说？” 拿盘的小怪道：“你师父被我大
王拿进洞来， 洞里小妖村顽， 不识好歹， 这个来吞， 那个来啃， 抓
的抓， 咬的咬， 把你师父吃了， 只剩了一个头在这里也。” 行者道：
“既吃了便罢， 只拿出人头来， 我看是真是假。”

那小怪从门窟里抛出那个头来。 猪八戒见了就哭道：“可怜啊！

868



那们个师父进去， 弄做这们个师父出来也！” 行者道：“呆子， 你且
认认是真是假， 就哭！” 八戒道：“不羞！ 人头有个真假的？” 行者
道：“这是个假人头。” 八戒道：“怎认得是假？” 行者道：“真人头抛
出来， 扑搭不响； 假人头抛得像梆子声。 你不信， 等我抛了你听。”
拿起来往石头上一掼， 当的一声响亮。 沙和尚道：“哥哥， 响哩！”
行者道：“响便是个假的。 我教他现出本相来你看。” 急掣金箍棒，
扑的一下， 打破了。 八戒看时， 乃是个柳树根。 呆子忍不住骂起来
道：“我把你这伙毛团！ 你将我师父藏在洞里， 拿个柳树根哄你猪祖
宗， 莫成我师父是柳树精变的！”

慌得那拿盘的小怪， 战兢兢跑去报道：“难， 难， 难！ 难， 难，
难！” 老妖道：“怎么有许多难？” 小妖道：“猪八戒与沙和尚倒哄过
了， 孙行者却是个‘贩古董的， 识货， 识货。’ 他就认得是个假人
头。 如今得个真人头与他， 或者他就去了。” 老怪道：“怎么得个真
人头？ 我们那剥皮亭内有吃不了的人头选一个来。 ”众妖即至亭内拣
了个新鲜的头， 教啃净头皮， 滑塔塔的， 还使盘儿拿出， 叫：“大圣
爷爷， 先前委是个假头。 这个真正是唐老爷的头， 我大王留了镇宅
子的， 今特献出来也。” 扑通的把个人头又从门窟里抛出， 血滴滴的
乱滚。

孙行者认得是个真人头， 没奈何就哭。 八戒、 沙僧也一齐放声
大哭。 八戒噙着泪道：“哥哥， 且莫哭。 天气不是好天气， 恐一时弄
臭了。 等我拿将去， 乘生气埋下再哭。” 行者道：“也说得是。” 那呆
子不嫌秽污， 把个头抱在怀里， 跑上山崖。 向阳处， 寻了个藏风聚
气的所在， 取钉钯筑了一个坑， 把头埋了； 又筑起一个坟冢。 才叫：
“沙僧，你与哥哥哭着， 等我去寻些甚么供养供养。” 他就走向涧边，
攀几根大柳枝， 拾几块鹅卵石， 回至坟前， 把柳枝儿插在左右， 鹅
卵石堆在面前。 行者问道：“这是怎么说？” 八戒道：“这柳枝权为松
柏， 与师父遮遮坟顶； 这石子权当点心， 与师父供养供养。” 行者喝
道：“夯货！ 人已死了， 还将石子儿供他！” 八戒道：“表表生人意，
权为孝道心。” 行者道：“且休胡弄！ 教沙僧在此： 一则庐墓， 二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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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守行李、 马匹。 我和你去打破他的洞府， 拿住妖魔， 碎尸万段，
与师父报仇去来。” 沙和尚滴泪道：“大哥言之极当。 你两个着意，
我在此处看守。”

好八戒， 即脱了皂锦直裰， 束一束着体小衣， 举钯随着行者。
二人努力向前， 不容分辨， 径自把他石门打破， 喊声振天， 叫道：
“还我活唐僧来耶！” 那洞里大小群妖， 一个个魂飞魄散， 都报怨先
锋的不是。 老妖问先锋道：“这些和尚打进门来， 却怎处治？” 先锋
道：“古人说得好：‘手插鱼篮———避不得腥。’ 一不做， 二不休； 左
右帅领家兵杀那和尚去来！” 老怪闻言， 无计可奈， 真个传令， 叫：
“小的们， 各要齐心， 将精锐器械跟我去出征。” 果然一齐呐喊， 杀
出洞门。

这大圣与八戒， 急退几步， 到那山场平处， 抵住群妖， 喝道：
“那个是出名的头儿？ 那个是拿我师父的妖怪？” 那群妖扎下营盘，
将一面锦绣花旗闪一闪， 老怪持铁杵， 应声高呼道：“那泼和尚， 你
认不得我？ 我乃南山大王， 数百年放荡于此。 你唐僧已是我拿吃了，
你敢如何？” 行者骂道：“这个大胆的毛团！ 你能有多少的年纪， 敢
称‘南山’ 二字？ 李老君乃开天辟地之祖， 尚坐于太清之右； 佛如
来是治世之尊， 还坐于大鹏之下； 孔圣人是儒教之尊， 亦仅呼为
‘夫子’。 你这个孽畜！ 敢称甚么南山大王， 数百年之放荡！ 不要走！
吃你外公老爷一棒！” 那妖精侧身闪过， 使杵抵住铁棒， 睁圆眼问
道：“你这嘴脸像个猴儿模样， 敢将许多言语压我！ 你有甚么手段，
在吾门下猖狂？” 行者笑道：“我把你个无名的孽畜！ 是也不知老孙！
你站住， 硬着胆， 且听我说：

祖居东胜大神洲， 天地包含几万秋。
花果山头仙石卵， 卵开产化我根苗。
生来不比凡胎类， 圣体原从日月俦。
本性自修非小可， 天姿颖悟大丹头。
官封大圣居云府， 倚势行凶斗斗牛。
十万神兵难近我， 满天星宿易为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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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扬宇宙方方晓， 智贯乾坤处处留。
今幸皈依从释教， 扶持长老向西游。
逢山开路无人阻， 遇水支桥有怪愁。
林内施威擒虎豹， 崖前覆手捉貔貅。
东方果正来西域， 那个妖邪敢出头！
孽畜伤师真可恨， 管教时下命将休！”

那怪闻言， 又惊又恨。 咬着牙， 跳近前来， 使铁杵望行者就打。
行者轻轻的用棒架住， 还要与他讲话， 那八戒忍不住， 掣钯乱筑那
怪的先锋。 先锋帅众齐来。 这一场在山中平地处混战， 真是好杀：

东土大邦上国僧， 西方极乐取真经。 南山大豹喷风雾，
路阻深山独显能。 施巧计， 弄乖伶， 无知误捉大唐僧。 相
逢行者神通广， 更遭八戒有声名。 群妖混战山平处， 尘土
纷飞天不清。 那阵上小妖呼哮， 枪刀乱举； 这壁厢神僧叱
喝， 钯棒齐兴。 大圣英雄无敌手， 悟能精壮喜神生。 南禺
老怪， 部下先锋， 都为唐僧一块肉， 致令舍死又亡生。 这
两个因师性命成仇隙， 那两个为要唐僧忒恶情。 往来斗经
多半会， 冲冲撞撞没输赢。

孙大圣见那些小妖勇猛， 连打不退。 即使个分身法， 把毫毛拔
下一把， 嚼在口中， 喷出去， 叫声“变！” 都变做本身模样， 一个使
一条金箍棒， 从前边往里打进。 那一二百个小妖， 顾前不能顾后，
遮左不能遮右， 一个个各自逃生， 败走归洞。 这行者与八戒， 从阵
里往外杀来。 可怜那些不识俊的妖精， 搪着钯， 九孔血出； 挽着棒，
骨肉如泥！ 唬得那南山大王滚风生雾， 得命逃回。 那先锋不能变化，
早被行者一棒打倒， 现出本相， 乃是个铁背苍狼怪。 八戒上前扯着
脚， 翻过来看了道：“这厮从小儿也不知偷了人家多少猪牙子、 羊羔
儿吃了！” 行者将身一抖， 收上毫毛道：“呆子！ 不可迟慢！ 快赶老
怪， 讨师父的命去来！” 八戒回头， 就不见那些小行者， 道：“哥哥
的法相儿都去了！” 行者道：“我已收来也。” 八戒道：“妙啊！ 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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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 两个喜喜欢欢， 得胜而回。
却说那老怪逃了命回洞， 吩咐小妖搬石块， 挑土， 把前门堵了。

那些得命的小妖， 一个个战兢兢的， 把门都堵了， 再不敢出头。 这
行者引八戒， 赶至门首吆喝， 内无人答应。 八戒使钯筑时， 莫想得
动。 行者知之， 道：“八戒， 莫费气力， 他把门已堵了。” 八戒道：
“堵了门， 师仇怎报？” 行者道：“且回， 上墓前看看沙僧去。”

二人复至本处， 见沙僧还哭哩。 八戒越发伤悲， 丢了钯， 伏在
坟上， 手扑着土哭道：“苦命的师父啊！ 远乡的师父啊！ 那里再得见
你耶！” 行者道：“兄弟， 且莫悲切。 这妖精把前门堵了， 一定有个
后门出入。 你两个只在此间， 等我再去寻看。” 八戒滴泪道：“哥啊！
仔细着莫连你也捞去了， 我们不好哭得： 哭一声师父， 哭一声师兄，
就要哭得乱了。” 行者道：“没事， 我自有手段！”

好大圣， 收了棒， 束束裙， 拽开步， 转过山坡， 忽听得潺潺水
响。 且回头看处， 原来是涧中水响， 上溜头冲泄下来。 又见涧那边
有座门儿， 门左边有一个出水的暗沟， 沟中流出红水来。 他道：“不
消讲！ 那就是后门了。 若要是原嘴脸， 恐有小妖开门看见认得， 等
我变作个水蛇儿过去。 ……且住！ 变水蛇恐师父的阴灵儿知道， 怪
我出家人变蛇缠长； 变作个小螃蟹儿过去罢。 ……也不好， 恐师父
怪我出家人脚多。” 即做一个水老鼠， 飕的一声撺过去， 从那出水的
沟中， 钻至里面天井中。 探着头儿观看， 只见那向阳处有几个小妖，
拿些人肉巴子， 一块块的理着晒哩。 行者道：“我的儿啊！ 那想是师
父的肉， 吃不了， 晒干巴子防天阴的。 我要现本相， 赶上前， 一棍
子打杀， 显得我有勇无谋； 且再变化进去， 寻那老怪， 看是何如。”
跳出沟， 摇身又一变， 变做个有翅的蚂蚁儿。 真个是：

力微身小号玄驹， 日久藏修有翅飞。
闲渡桥边排阵势， 喜来床下斗仙机。
善知雨至常封穴， 垒积尘多遂作灰。
巧巧轻轻能爽利， 几番不觉过柴扉。

他展开翅， 无声无影， 一直飞入中堂。 只见那老怪烦烦恼恼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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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 有一个小妖从后面跳将来报道：“大王万千之喜！” 老妖道：“喜
从何来？” 小妖道：“我才在后门外涧头上探看， 忽听得有人大哭；
即 上峰头望望， 原来是猪八戒、 孙行者、 沙和尚在那里拜坟痛哭。
想是把那个人头认做唐僧的头葬下， 扛作坟墓哭哩。” 行者在暗中听
说， 心内欢喜道：“若出此言。 我师父还藏在哪里未曾吃哩。 等我再
去寻寻， 看死活如何， 再与他说话。”

好大圣， 飞在中堂， 东张西看， 见旁边有个小门儿， 关得甚紧；
即从门缝儿里钻去看时， 原是个大园子， 隐隐的听得悲声。 径飞入
深处， 但见一丛大树， 树底下绑着两个人， 一人正是唐僧。 行者见
了， 心痒难挠， 忍不住， 现了本相， 近前叫声：“师父。” 那长老认
得， 滴泪道：“悟空， 你来了？ 快救我一救！ 悟空， 悟空！” 行者道：
“师父莫只管叫名字： 面前有人， 怕走了风汛。 你既有命， 我可救得
你。 那怪只说已将你吃了， 拿个假人头哄我， 我们与他恨苦相持。
师父放心， 且再熬熬儿， 等我把那妖精弄倒， 方好救你。”

大圣念声咒语， 却又摇身还变做个蚂蚁儿， 复入中堂， 丁在正
梁之上。 只见那些未伤命的小妖， 簇簇攒攒， 纷纷嚷嚷。 内中忽跳
出一个小妖告道：“大王， 他们见堵了门， 攻打不开， 死心塌地， 舍
了唐僧， 将假人头弄做个坟墓。 今日哭一日， 明日再哭一日， 后日
复了三， 好道回去。 打听得他们散了啊， 把唐僧拿出来， 碎劖碎剁，
把些大料煎了， 香喷喷的大家吃一块儿， 也得个延年长寿。” 又一个
小妖拍着手道：“莫说， 莫说， 还是蒸了吃的有味。” 又一个说：“煮
了吃， 还省柴。” 又一个道：“他本是个稀奇之物， 还着些盐儿腌腌，
吃得长久些。”

行者在那梁中听见， 心中大怒道：“我师父与你有甚毒情， 这般
算计吃他！” 即将毫毛拔了一把， 口中嚼碎， 轻轻吹出， 暗念咒语，
都教变做瞌睡虫儿， 往那众妖脸上抛去。 一个个钻入鼻中， 小妖渐
渐打盹， 不一时， 都睡倒了。 只有那个老妖睡不稳， 他两只手揉头
搓脸， 不住的打涕喷， 捏鼻子。 行者道：“莫是他晓得了？ 与他个双
掭灯！” 又拔一根毫毛， 依母儿做了， 抛在他脸上， 钻于鼻孔内。 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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